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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官场”描写述论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李绿园《歧路灯》以写“教子”为中心，旁及官场，写了个别的贪官和大量的“好官”；其托明代以写清中

叶，揭发指斥官场的时弊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却指望着政治清明，多一些人入官场后能洁身自好，并前无古人地在

书中传授暗黑世纪里做官的经验。但结果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给人以改良政治的信心，小说家创作“名臣传”干政救

世，遭遇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因而小说虽写了那么多的“好官”，却从来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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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自从出现了国家，官场就成为社会的中心
之一，同时也成为文学描写、尤其是小说叙事的中心
或中心之一，突出体现于多数甚至大多数小说作品
的故事，即使不是发生于官场，也很少不与官场有联
系，或者最后经官得以解决。例如才子佳人小说，本
是个人的私事，但往往也要惊动天子，落入“才子落
难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结局的俗套，就是典
型的证明。这种情况，在本以写“教子”为中心的长
篇教育小说《歧路灯》中也是如此［１］。《歧路灯》［２］的
作者李绿园是举人，又做过知县，熟悉并热切关注官

场，因而《歧路灯》于写“教子”为中心的同时，涉及官
场的内容量大而突出，揭露官场黑暗的描写广泛而
深刻，成为本书的显著特色，堪称一部托于明代实写
清中叶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对于“《歧路灯》艺术的
研究必与其思想价值的鉴定同行”［３］。因此，此内容
有值得述论的价值。

一、一部“名臣传”

笔者在他文已论，《歧路灯》“以大量的篇幅，精
心刻画和高调歌颂了清官良吏的‘爱民’行为，在中



国古代小说史上首创成功地塑造了‘爱民主义’官员
的形象”［４］。写官场既是《歧路灯》不可回避的内容，
也是作者于作品主题有所注重的一个方面。第一七
回写道：“谭绍衣做了河南巡抚，这些善政，作者要铺
张扬厉起来，不仅累幅难尽，抑且是名臣传，不是家
政谱了。”［２］９９８固然强调了《歧路灯》重写家政，而无
意多写“名臣”，但是作者就此打住似的表态，实以证
明作者自觉书中写“名臣”已多———尽管写的是一部
“家政谱”，而不是“名臣传”，但是不知不觉间写得近
乎一部“名臣传”了。这就似乎无意中暗示读者，《歧
路灯》在“教子”书、“家政谱”的双重主题之下，尚有
“名臣传”的层面，也是不可忽略的。

《歧路灯》写现任官，唯一有贪腐行为的是祥符
县令董守廉。他原是县衙的一个主簿，“裤带拴银
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第五十一回），虽一路贪
污，却因县令程公升迁而“带病提拔”升转县令，但不
久即“因贪被参。现在闲住候审”（第五十四回），后
来就没有了下文。所以《歧路灯》写这个人物，固然
有一揭官场贪腐的作用，但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还
在于给谭绍闻一个通过夏鼎行贿邓三变，向董知县
说情脱罪的机会，为谭绍闻败子回头留一线生机。
因此，《歧路灯》仅仅写了一个贪官，而且这个贪官还
被参候审了，其他几乎都是清官、好官，如荆公、边
公、娄公、程公、周学正、谭绍衣、季刺史、等等，又上
至抚台，下至县令，均升迁顺利。其写“好官”如此之
又多又大，且官运亨通，在古代长篇小说中是仅见
的。
但是，《歧路灯》一面写好官多、贪官少，好官大、

贪官小；另一面却又借书中人物之口怒问：“即如今
日做官的，动说某处是美缺，某处是丑缺，某处是明
缺，某处是暗缺；不说冲、繁、疲、难，单讲美、丑、明、
暗。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第一五
回）好像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歧路灯》写“好官”
多而大，是作者的理想；写贪官小而少，既是作者
对现实的妥协，也是因为“教子”主题的限制。试
想有贪官，就必有冤案；有冤案，就应有昭雪，故事
就偏向公案一路去了，如何又能够是“家政谱”？而
显然是“好官”的形象与“教子”———“家政”更易于兼
容，也顺便写出了一部“名臣传”，实际是作者的“好
官梦”。

《歧路灯》写“好官”，大致有以下特点：
其一，“爱民”第一，不亏民户。《歧路灯》写“好

官”，最重“爱民”的品质。全书中用“爱民”有三回四
次，用“为民”有六回六次，是古代小说中最多或最多

者之一。而且多用于表彰官员的品德，如第四十六
回写孔慧娘说“丈夫事业”首先是“立朝报国，居官爱
民”，把“爱民”作为“居官”的唯一要求。第九十一回
写“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烧毁了缴获的白猿教名册，“数十家性命，赖此全
矣”。第九十四回又写谭绍衣是“实心爱民的官”，受
上司之命“确勘灾情”，“次日即便就道”。同回写季
刺史在大灾之年为赈济百姓，担着官位乃至性命的
干系开仓放粮。第一七回写谭绍衣莅任，“所过村
庄，俱有盒酒迎接，六十、七十老头儿，扶杖叩头，有
跪下爬不起来的。总为大人做道员时，驿上草料豆
子，公买公卖，分毫不亏累民户；漕粮易得交纳，只要
晒干拣净，石斗升合不曾浮收；衙役书办犯了一个赃
钱，立刻处死”。第五十六回写边公正在审理案件，
忽闻有火灾，即刻停审赶去救火，回末诗中赞道：“做
官须用读书人，端的正心只爱民”，把“爱民”作为做
官最重要的品质。而“好官”必须是百姓说好，如上
述诸例，又如第三十九回写“程嵩淑擎酒评知己”，说
娄潜斋任馆陶县令：

这潜老才是正经理学。你听他说话，都是
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
之气，所以他弟兄们一刻也离不得，子侄皆恂恂
有规矩。自己中了进士，儿子也发了，父子两个
有一点俗气否？即如昨日我的东邻从河间府

来，路过馆陶，我问他到馆陶衙门不曾？他说：
‘与娄潜斋素无相交，惹做官的厌恶，如何好往
他衙门里去？’因问潜斋政声何如，敝邻居说：
‘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
是说青天老爷。’无论咱知交们有光彩，也是咱
合祥符一个大端人。二公试想，咱们相处二十
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
一宗不理学么？［２］３５９

这无非是说“理学”不是拿来说的，而是要亲身
做的；做官的讲理学，就是要不说空话，多干实事，用
自己行政的担当与作为，使老百姓获得切实的好处，
而非不做实事，自吹自擂，甚至名为“父母官”（县
令），却“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搜刮残害良民，
却还自诩养活了百姓，是百姓的大恩人。
其二，“勤政”为民，实心做事。既做官，就要做

官事，不推，不拖，不糊弄，善始善终，自古是官员勤
政为民的本分。所以儒家相传，上古先王旰食宵衣，
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是官员
勤政美德的榜样。《歧路灯》有鉴于此，认为勤政为
民是“好官”突出的特征。如第三十一回写祥符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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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公及时审理案件：
话说荆县尊为人，存心慈祥，办事明敏，真正

是一个民之父母。尝对幕友说：‘我做这个冲繁
疲难之缺，也毫无善处，只是爱惜民命，扶持人
伦。一切官司也未必能听断的如法，但只要紧办
速结，一者怕奸人调唆，变了初词；二者怕黠役需
索，骗了愚氓；三者怕穷民守候，误了农务。”所以
荆公堂上的官司，早到早问，晚到晚审，百姓喜
的极了，称道说“荆八坐老爷”———是说有了官
司，到了就问，问了就退，再到再问，一天足坐七
八回大堂。所以称道是个“荆八坐”。［２］２８７

如此频繁坐堂，他自己的生活必然被打乱，成
“一沐三握发”的样子了。又，第六十回写后任祥符
县令边公：

边公是勤政官员，黎明即起，正在签押房盥
漱吃点心，怕词证守候，将王少湖叫进去。王少
湖跪下，把貂鼠皮在夏家所为之事，一一禀明。
边公见事关风化，即刻坐了二堂，着头役将貂鼠
皮叫到公案，讯问起来。［２］５６１

这里写“吃点心”的同时处理案件，就又似“周公
吐哺”的影子了。又，第九十四回“季刺史午夜筹荒
政”写州民对谭观察称赞季刺史，道：“像今日俺们这
位太爷，才实实在在是个好官。”而谭观察坚持不住
公馆，不食盛筵，辞却迎送等，也真正是一位“实心爱
民的官”。
其三，“秉公”执法，明察处事。第九十三回写府

试童生，知府意欲宽纵一枪手，请示学台定夺：
学台道：“老先生意欲网开一面，以存忠厚

之意，这却使不得。向来搜检夹带，每每从宽。
因其急于功名，以身试险，情尚可宥，遂以诬带
字纸，照例挟出为词，是亦未尝不存忠厚也。至
于枪手，则断不能容的，拔一侥幸，则屈一寒酸，
此损校士之责尤大。即如各州县详革一诸生，
虽因其罪名而黜，此心犹有怜惜之意。若场屋
中屈一寒酸，是这个秀才毫无过失，暗地里被了
黜革，此心何忍？况这些枪手们，即令果是科目
中人，也成了斯文的蟊贼，自宜按律究办，以儆
效尤。”知府遂即告辞回署，遵学台之命而行，不
必细述。人称卢学台秉公校士，果不负学使之
使。［２］８７４

为了“秉公”，有时须刻意避嫌。第九十二回写
谭道台观风，谭绍闻、谭篑初父子并试，谭绍衣亲自
阅卷：

谭道台五鼓起来，洗了脸，漱了口，吃了茶，

正要检阅公牍，商量案件，无奈这些入莲幕的，
此时正是居西席位、住东君房，卧北窗床、做南
柯梦的时候。只得将两束生童观风卷子，搦管
濡墨，看将起来。这十行俱下的眼睛，看那一览
无余的诗文。诸生卷子，节取了三本；童生卷
子，看那笔气好、字画端正的，也取了三本。诸
生是张正心、吴彦翘、苏省躬，童生是葛振声、谭
绍闻、谭篑初。想道：“衡文原是秉公，但一时取
本族两个人，未免有一点子瓜李影儿。究之观
风高取，毫无益于功名，却添出一层唇舌，只得
把绍闻删却罢。”［２］８６１

其四，注重风教，保护文献。前者如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写韩节妇，其实也是写程嵩淑等
人仗义和县令程公的政教，即一者由官府市买上等
棺木安葬；二者县令亲自率领“两学、丞簿、典史”，
“至日同往致祭”；三者韩节妇街巷改名“天香巷”；四
者集合学生员求皇上表彰。此事虽迂而无当，但当
时正是地方官员行一方教化的责任；后者如第九十
六回“盛希侨开楼发藏板”，写谭观察（绍衣）“想起绍
闻所说盛宅有一楼藏板，这留心文献，正是守土者之
责，即命梅克仁发出年家眷侍生帖两个，次日请盛宅
二位少爷到署问话”，许以个人出资襄助，随后盛希
侨就收到观察的拜匣，“只见匣内一封，上边红签写
着‘刷印书资银三十两。’”
其五，“做官只留下自己人品”。第七十一回“济

宁州财心亲师范”写谭绍闻去娄潜斋衙门“抽丰”，资
深幕友荀药阶当谭绍闻面对娄朴道：

弟在山左作幕已久，初到济南府，口尚无
须，今已成苍然叟矣。官场所经甚多，见那营钻
刺、走声气者，原有一两个爬上去的；而究之取
厌于上台，见嗤于同寅，因而挫败的也就不少。
有一等中正淳朴，实心为民的官，因为不能奉承
上司，原有几个吃亏的；内中也极有为上司所默
重，升转擢迁的。即如令尊老先生，何尝晓得通
声气、走门路？一般也会升转。……做官只留
下自己人品，即令十年不擢何妨？后来晚生下
辈，会说清白吏子孙，到人前气长些。若丧了自
己的人品，即令一岁九迁，到卸却纱帽上床睡
时，只觉心中不安；子孙后来气短。不见章惇为
相，子孙不敢认他是祖宗，这是何苦的呢？［２］６８３

这一番话就做官的前途谈为官之道，一是靠钻
营升官者，后来往往挫败；二是好官有的吃亏，但也
未必不能升迁；但做好官，不计升迁，“留下自己人
品”才是最大的价值。其说虽于官场升迁调转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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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可能太乐观了些，也与书中写老民所说郑州“自来
好官不到头”有所矛盾。然而正常情况下一般也就
如此，也应该如此。这番话对于自古及今正在做官
和将要做官的人，树立做“居官爱民”的信念，的确是
金玉良言。

二、“官场”的写实

作为一部“名臣传”，《歧路灯》在大量描写“好
官”的同时，也对官场生态有全面深刻的关注。书中
“官场”一词出现在十九回中多达二十九次。这对于
一部“教子”书而“家政谱”，进而一部“名臣传”来说，
无疑展示了《歧路灯》描写关注官场全局的态度。
其实，《歧路灯》写官场是其题材内容上必然的

外延。因为一方面《歧路灯》以“教子”为中心，写谭
绍闻的堕落，涉嫖涉赌，甚至牵连命案，有许多必经
官府才能推进解决的事件；另一方面作者有做过知
县的经验，熟谙官场情形。从而既由于必须，也因为
偏好，书中就在大量描写官员形象的同时，写及官场
生态。《歧路灯》既有上所论及的“好官”（第九十四
回等四回七次）梦，又成为一幅写“教子”“家政”“名
臣”等多层次主题背景的“官场”图。其时隐时现，疏
密相乘，浓淡相间的描写，堪称李绿园笔下乾隆一朝
地方吏治的写生画与现形记，事实上构成《歧路灯》
主题的又一个层面。

《歧路灯》写官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官员贪腐。
虽然书中直接写到的贪官只有由祥符县主簿升任县

令的董守廉，但第四十六回写这位名实相悖的董公，
还在主簿这个佐贰之职，偶然有“代拆代行，替堂翁
批批签押，比比银粮”的机会，就收了赌棍张绳祖的
礼盒和答应事成后回扣一百两银子的贿赂，准备开
庭后为张绳祖向谭绍闻讨要实际是赌债的借款。书
中写董守廉心内动了欲火，连声道：

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只叫令表侄，等我
进堂上衙门去，补个字儿就是。这还了得！［２］４２８

不料正堂程公突然回衙，他们这一笔幕后交易
才没有办成。但至第五十一回写谭绍闻又被牵入窦
又桂赌博致死的命案，这位“裤带拴银柜———原是钱
上取齐的官”（第五十一回）又因为收了谭绍闻通过
退职的驿丞邓三变所送的厚礼，竟然硬是把同一个
谭绍闻又做成与窦又桂的命案无关系的了（第五十
二回）。他枉法断案袒护谭绍闻的做法，竟是大庭广
众之下明目张胆地不许同案犯供出有谭绍闻涉案的

情节：
次日坐堂审问官司，……董公即问二人，巴

庚念谭绍闻是姑娘的新女婿，不肯供出。这钱
可仰因与谭绍闻送过信，毫未照应，心中气忿，
也顾不得亲戚，便供道：“当初原是谭绍闻。”董
公猛然想起邓三变送礼情节，喝道：“打嘴！”打
了十个耳刮子，钱可仰就不敢再说了。［２］４８９

此后接写董守廉如何“草草结案”，整个过程与
《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乱判”事虽有
异，而徇私枉法则同。而其中诀窍，夏逢若向谭绍闻
揭晓，“不过四五百两银子，竟把一个塌天人命事，弄
得毫不沾身。”（第五十三回）真是“火到猪头烂，钱到
公事办”。而“衙门里有钱弄，俗话说：‘一日做官，强
似为民万载。’”连谭宅的小厮也奉为信条。唯是《红
楼梦》中贾雨村，毕竟挨到结末第一百十七回因贪被
拿问了，而《歧路灯》中的这位董公在此番乱判之后
不久，至第五十四回就“因贪被参，现在闲住候审”，
料其下场一定不妙。
除此之外，《歧路灯》侧面写到的有一位官匪一

家的官，是从劫匪口中说出来的。第七十三回写谭
绍闻去济宁州娄潜斋任上“抽丰”载银而归，路遇劫
匪，谭绍闻骑马脱逃，仆人德喜却被劫匪魔王捉住要
杀，另一位劫匪谢豹连忙劝阻。劝阻的理由是抢劫
地所属县的县令“沈老爷”平时纵容这些劫匪胡作非
为，不严加追捕，即便捉到，也是敷衍轻责；县里刑事
捕头与劫匪是结拜兄弟，还有人情礼节往来。此县
属地是劫匪们的紧急避难所，如果出了人命案，劫匪
和县令县吏无法见面相谈言欢：

设若要丢下个小人命儿，他身上有这宗批，
咱身上有这宗案，如何好厮见哩？你再想。［２］７０２

这位“沈老爷”虽然未在书中直接露面，但是劫
匪谢豹这一番亲切的介绍，已经描画出其长年通匪
和地方上官匪一家的世情：这位沈某的辖下简直就
是这伙江湖劫盗的大后方。而这样的地方和如沈某
一样与劫盗共舞的地方官不知有多少！其实董主簿

与张绳祖、王紫泥的关系，何尝不是官匪勾结，沆瀣
一气，鱼肉百姓！书中借盛希瑗之口问曰：“天下还
得有个好官么！”这是愤激的话，也是官场普遍贪赃
枉法无可救药的实情。试想在生养出和珅那等贪官
的时空里，还会有多少官员能够“守廉”呢？

《歧路灯》还通过写“官二代”以写贪官。对于贪
官，《歧路灯》虽然只是写了一个现任正式的地方官
董守廉，但是还写了盛希侨兄弟守着祖上所遗“四五
十万家私”（第十五回）没有作财产来源的说明外，其
他还写如夏逢若“他父亲也曾做过江南微员，好弄几
个钱儿。那钱上的来历，未免与那阴骘两个字些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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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个脸儿”（第十八回），张绳祖说他“先祖蔚县、临汾
两任宦囊是全全的”（第四十二回），甚至邓三变不过
是一个卸任的驿丞，也变着法儿弄钱，这就明里暗里
把官家老的少的、死的活的大都做成了一路，正呼应
了“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的愤言。

《歧路灯》中写有名有姓的贪官既少又小，并不
是作者真心以为现实就是如此，而是其临文而惧，欲
言又止。但在不指名道姓情况下的对官场腐败乱象
的抨击与揭露则津津乐道，也绝不犹豫，毫不留情，
较为突出的描写有以下三点：
第一，地方官克扣“工程项目”款。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写夏鼎向谭绍闻报信：
夏鼎道：“现有一宗好消息，我对你说：咱祥

符县奉文修衙门。本县在布政司衙门库中，领
了好几千银子。出票子叫衙役在人家坟上号
树，窑上号砖瓦，田地上号麻绳、号牛车。催木
匠、泥水匠、土工小作，也出的有票子。那个衙
役不发横财哩。”绍闻道：“他们发财，与咱们何
干哩？”夏鼎道：“哎呀！他们发财，贤弟就要吃
亏哩。”绍闻道：“吃什么亏？”……绍闻道：“这修
理衙门，你不说在布政司库中领有帑项，难说不
发与百姓物料钱、车价、工价么？”夏鼎道：“你还
想价么？这修理衙署，也是上司大老爷，照看属
员的法子。异日开销清册，砖瓦木料石灰价，泥
木匠工价，桐油皮胶钱，小宗儿分注各行，合总
儿共费了几千几百几十两，几钱几分几厘几亳
几尘几沙，上司大老爷再检核一番，去了些须浮
冒，归根儿是丝亳不亏百姓；究其实俱是苦百姓
的。贤弟你如何知道儿，是这个做法？像这样
做，才算是能员哩；这才克扣下钱，好奉上司，才
能升转哩。［２］７８２

夏逢若就此为谭绍闻设计把坟树折价抵了曾揭

的关帝庙银子，算是躲过了“修理衙署”的横征暴敛，
但如祥符县官此种捞钱的手段，则应该是当时官场
前后任相沿和上下彼此心照不宣的传统。
第二，官场潜规则。如官员趁各种年节庆典等

名目收受礼品、礼金。第一七回写抚台谭绍衣为侄
儿谭篑初主持婚娶，所属布、按、道等各级官员纷纷
送礼，谭绍衣虽拒，但众官坚决不肯，谭绍衣只好收
下分作娶资与陪妆。谭绍衣为表示清廉，自己确实
没有收取礼物；但实事上他的宗侄及姻亲间接地因
他享用了价值“五千有零”的贿赂。第三十七回又写
官场中生存发展，全凭金钱拉关系：

张绳祖道：“……总是小家儿人家初发，还

不知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
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２］３４２

再如官僚相处，尤其请托做事，必须送礼，第五
十一回写道：

邓三变笑道：“老朽既已勉允，不妨径直说
明，好请二位放心。从来官场中尚质不尚文，先
要一份重礼相敬，若有要事相恳，还要驾而上之
些，才得作准。”［２］４８１

至于上官向下属索贿，则“夸夸就是要的”：
盛希侨道：“……像如今州县官想着要绅衿

盐当商的古董玩器，以及花盆鱼缸东西，只用夸
夸就是要的。司、道若叫州县办值钱的东西，一
定要奉价，上头送来，下头奉回，说：‘这东西卑
职理宜孝敬，何用大人赏价。’再一次不说，州县
已知上台是此道中人，就下边奉去，上头用了。
总之，上台要下僚的钱，或硬碰，或软捏，总是一
个要。若遇见一个州县官心里没病，也就罢
了。”［２］９００

而且行贿是见不得人的事，自然是暗中操作：
钱鹏送至门口，还嘱咐道：“公门中事，第一

是要密言。”［２］５５

夏逢若道：“说你是个书呆子，你却会嫖赌，
还会撞人命。好天爷呀！官场过付贿赂，最怕
人知晓，……”［２］４８４

第三，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指“具有话语权的
人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
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
的含义，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
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５］。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概
念是由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１９４６年写成的著
名小说《１９８４》中提出的，他在书中描写政府的四个
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
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
济事务。”［６］高度集权下，历史和语言都被改变。语
言腐败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
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２０世纪
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
害”［５］。其实，中国早在《歧路灯》创作的时代，语言
腐败即已成风气，并成了社会公害。这突出体现于
书中大量运用的“官场话”（第八十九回）、“官场套
话”（第四十六回），“官场中……通套”（第一六回）
等。如吉语与避讳语：

况且做官的人，有两个好字，曰升，曰调，有
两个 不 好 字，曰 革，曰 故。这 是 官 场 的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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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２］８２０

烟火匠道：“伺候官场的故事，第一宗是‘天
下太平’，硫磺字，玉皇驾前长五丈、宽一丈一幅
长条，上写四个碾盘大字‘天下太平’，第二宗是
‘皇王有道’……”［２］９７０

看来用这种大字标语以制造气氛的劳民伤财之

法，古已有之。又如钱与官位之别称：
夏鼎指桌上爵秩本儿道：“我看看先君的

缺，如今是那个做着的。那个缺就是好缺，官虽
小，每年有‘一撇头’。”绍闻道：“什么是‘一撇
头’？夏鼎道：“这是官场老爷们时兴吊坎话，一
千是‘一撇头’。像这里大老爷，那时做布政使，
每年讲一两‘方’哩。”［２］８０３

盛希瑗……道：“即如今日做官的，动说某
处是美缺，某处是丑缺，某处是明缺，某处是暗
缺；不说冲、繁、疲、难，单讲美、丑、明、暗。一心
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２］９８２

以及行贿之别称：
程嵩淑道：“……帮之一字，乃是官场中一

个送风气使钱的陋习。”［２］７９７

总之，《歧路灯》虽然只是写“教子”“家政”等涉
及到官场，官场既不是其描写的中心，作者也似乎顾
虑重重，避重就轻，或力弗能及，从而并不曾深入写
出官场黑暗的极致和制度与人性上的因由，但其有
限的描写，仍是《歧路灯》题材内容上一个突出的存
在，构成全书主题的又一价值层面。

三、书办吏役之恶

《歧路灯》叙事中，与其虽愤慨于“天下还得有个
好官么！”，但写“好官”多而大，贪官小而少相反，另
写有两类人是正大者少而作弊者多：一是“管家卖
地，原是宦族恒规。人家仆人，求田问舍以及卖业弃
产，俱是作弊的”（第八十三回）；二是“天下无论院司
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
个要钱作弊的”（第六十八回）。第九十回说祥符“这
县衙书吏衙役，是他们喂熟的”。而所写这两类人
中，又以写仆人作弊者少，书办衙役作弊者多。后者
之多，几乎无非正在作弊和随时准备作弊者，是《歧
路灯》中作者最深恶痛绝的一类形象。

《歧路灯》写书办衙役有名姓人物形象，最突出
的是钱万里。第五回写他对来为谭孝移保举走门路
的阎楷、王中说：“你问弟姓钱，名叫钱鹏，草号儿钱
万里，各衙门打听，我从来是个实在办事的人。”后来
他以五十两银子把谭孝移保举“连大院里，学院里，

都包揽了”，“办得水到渠成，刀过竹解”。乃至第一
一回谭绍闻等赴国子监肄业递呈等事，“俱是旧识钱
万里包办，满相公跟随，酌给笔资”，证明了他确实是
一个“要钱作弊”之上号吏中最不坏的人。中国自古
皇权社会，百姓受官吏压榨习惯了，虽行贿办事非心
所愿，但是比较花钱也办不成事来说，能遇上钱万里
这种“实在办事的人”也就算幸运了。所以后来钱万
里竟然成了谭家的座上客，待有了谭绍衣为靠山以
后：

谭绍闻每日下学回来，后门上便有石灰字
儿，写的“张绳祖叩喜”一行。又有“王紫泥拜”
一行。又有“钱克绳拜贺”一行，下注“家父钱万
里，字鹏九”。又有用土写的，被风吹落了，有字
不成文，也不晓的是谁。［２］８３８

俨然成了谭家的世交。
《歧路灯》写书办衙役之恶有具体描绘，但更多

属于概括言之，综合而论约有以下几点：
其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第七十九回“淡如

菊仗官取羞”，写一个衙门的书办淡如菊在谭绍闻家
与一班“老成典型”先生一起喝酒看戏，因为未被让
坐居上席，觉得看低了他的身份，借说闲话为自己
吹擂：

少时，咽了几杯，问钱万里道：“钱师傅，这
两日在衙门不曾？”钱万里道：“到明日就不是我
该班了，昨日尉氏秦师傅已到，明日上班替我。”
淡如菊道：“汝宁府上来不曾？”钱万里道：“他还
是春天上了一回省，到如今总没来。昨十五日，
号簿上登了他禀帖一叩。”淡如菊道：“他那西平
县那宗事儿不小呀！”钱万里道：“什么事？”淡如
菊道：“大着哩！西平有一宗大案，乃是强盗伤
主事。西平是个青年进士初任官，且日子浅，诸
事糊糊涂涂。内中强盗攀了一个良民，西平硬
夹成了案。人家不依，告到府里。府太爷前日
委敝东会审，我跟的去办。你说好不难为人，一
个年轻轻的进士，咱如何肯不作养他？但他这
读书的人，多是天昏地暗的，把事弄错，就错到
一个不可动转地位。咱心里又舍不的闹掉了他
这个官，想人家也是十年寒窗苦读，九载熬油，
咱再不肯一笔下去闹坏。好不难为死人。”钱万
里道：“休怪我说，那西平县是来不哩的人。六
月上司来，投手本禀见，还要有话说，到官厅里
坐下。那门包规礼，以及内茶房、内上号分子，
跟他讨多少气。全不晓的做官的银子是‘天鹅
肉’，大家要分个肥；就是不吃大块儿，也要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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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小肉丝儿。全不管俺是他一条大门限。难说
本司一个大衙门，是他家堂楼当门么？”［２］７６６

虽然淡如菊的自吹自擂被盛希侨当场羞辱，以
致落荒而逃，但当盛希侨为办理谭绍闻、娄朴、盛希
瑗赴国子监肄业“在祥符县递呈，申详学宪，知会抚
台，办好部咨”时，仍“俱是旧识钱万里包办，满相公
跟随，酌给笔资”（第一一回），不唯离不了这一类人，
还少不了“酌给笔资”。
其二，上下其手，左右长官。上引淡如菊所言虽

有嫌吹嘘，但是清代书办衙役对长官行政的影响虽
因人而异，确实也不可低估。有时左右长官的施政
乃至前程，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红楼梦》第九十九
回写“守官箴恶奴同破例”中，贾政就曾被手下作弄
得无可奈何。至于《歧路灯》写衙役书办之害更甚，
如第七回写谭孝移与柏公闲话：

这柏公因说起“当革的书办”，便触起三十
年宿怒，说：“这京城各衙门书办，都是了不得
的。我这小功名，就是他们弄大案蹭蹬了。—
歇一歇儿细说。”［２］７６

他们甚至影响长官卸任交代能否顺利，第一六
回写谭绍闻接任黄岩县令：

与前令交代。那前令是个积惯猾吏，看新
令是个书愚初任，一凡经手钱粮仓库诸有亏欠
之处，但糊涂牵拉，搭配找补，想着颟顸结局，图
三两千金入囊。……争乃前令刻薄贪渔，向来
得罪于一县之士民胥吏。这书办们，或是面禀，
说某项欺瞒多少。或是帐稿，开某项折损若干。
旧令便要锁拿书办，说他们舍旧媚新。这书办
那里肯服。本来“三个将军抬不动一个理字”，
旧令只得又认些须。支吾迁延，已将愈限，上宪
催督新令具结。到无可再缓之时，旧令径过官
署，面恳宽收，以全寅好。谭绍闻只得认了一
半，草率结局。［２］９８７

虽然这位“前令”也是有过在先，但此种时刻“书
办们”居间予夺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从而无论前令、
新令都不免要留心提防。所以谭绍闻上任“作了一
年官，只觉握印垂绶，没一样不是作难的，没一宗不
是担心的。这宅门以内，笨的不中用，精的要哄官。
想来想去，还是王象荩好，不如差人回祥符叫王象
荩”。（第一六回）
书办衙役们更多是在日常行政中对长官上下其

手。第六十五回《夏逢若床底漏咳，边明府当堂扑
刑》写谭绍闻涉案，“将次受辱，适遇仓巷失火，边公
不暇细讯，闪出一个空儿。早有刑房掌稿案的邢敏

行打算谭绍闻这宗肥钞，使人向王象荩说署中走线
的话。王象荩道：‘宁可受应得罪名，衙署之内不敢
用半文过付，以致罪上加罪。’”但是，谭绍闻的岳母
巴氏心疼女婿，让侄子巴庚到刑房邢敏行处赶紧送
了五十两银子，边公自府上回到县衙，与幕友赖芷
溪、号件相公吴松庐、书启相公郑芝轩、教书先生蒋
岚嶂“闲话”，说及谭绍闻涉案之事：

赖芷溪道：“明日上院回来，可把这一起赌犯
叫在二堂审理，我们也看看这谭绍闻是怎样一个
面孔。若果然有些书气，少不得仍要格外施仁，
若是一板子打在身上，受过官刑，久后便把这个
人的末路都坏了。”边公道：“也罢。就遵列位老
先生所说，明日二堂审理。临时面夺。”……俱各
从宽免枷，遂将此案完结。［２］６２８

这一情节说主官边公与书办赖芷溪都非贪赃枉

法，但是由于受了刑房邢敏行使转筒张二向赖芷溪
等以“看那谭绍闻，面貌与按察司大老爷三公子面貌
相似，将来必是个有出息的人”，打动了“幕友怜才之
心”，进而影响了边公的判决，把谭绍闻轻责放了。
这件事虽在边公与赖书办均无不正，但实质仍是“孔
方兄运出万事亨通的本领”的结果。
其三，有关书办衙役之恶的议论。这是《歧路

灯》中议论一大项内容，在一部书中随机生发，数量
之多，言词之激烈，均可谓举世无双。如第五回写为
谭孝移保举贤良方正：

阎相公也笑道：“端的怎个办法？这文书是
要过那几道衙门？”潜斋屈指道：“学里，堂上，开
封本府，东司里，学院里，抚台，这各衙门礼房书
办，都要打点到。我也不知该费多少，总是五七
十两银子，大约可以。你两个见景生情。”［２］５１

第七回写谭孝移收了一个长班张升，得知谭系
保举贤良方正：

张升道：“这是礼部的事，将来还要到吏部
哩。老爷天喜，小的伺候也是极有光彩的。只
是要费钱，处处都是有规矩的，老爷必不可惜
费。那是不用小的回明的话。”［２］６７

第一五回写谭绍闻以军功引见，也被“这不合
例，那不合例刁难一个万死”，盛希瑗遂偷垫了二百
四十两，塞到书办袖里。这正是上曾引及第六十八
回则借盛希侨的管家老满所总结的：“天下无论院司
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
个要钱作弊的。”
这种风气漫延至私宅。第七回写一位退职官员

柏公使用的一个老奴，不见门包就不给传帖，得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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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就“咥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
第一七回甚至还写了一位阴阳官奉谭抚台之命择嫁

娶吉日，得了抚台“喜礼四两一个红封。到了上号
房，号房定索传递劳金，阴阳官失备，逼令解封捏了
一块，方放去讫”。显示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以什么
方式，“门包规礼”绝不可少。
其四，书办衙役办事要钱的原因。这固然源于

人性的贪婪，但是也有制度上管理不严和某种程度
不合理的原因，《歧路灯》中微有透露。第五回写钱
书办向阎楷、王中讲过衙门办事步步要钱以后，附加
了一句说：

只他们书办也苦，领的工食，只够文稿纸
张，徒弟们的笔墨；上头也有部费，院里对房也
有打点。难说宗宗文书，是有分赀的不成？［２］５４

由此可见，书办衙役之恶虽在人品，但其根本还
是对这些人缺乏合理的管理制度，使他们的职业失
去了公共服务的性质，成了养家糊口的直接来源，就
难免不是“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
了。此外，第七十九回借用李白的话道出幕府制度
下官与吏“主”“客”关系的实质，以及幕友作为职业
办事员“屁股决定脑袋”的现实情势。

四、“做官之法”

《歧路灯》写官场还值得注意的是其写“做官之
法”。固然含蕴于具体描写中，但也有直接的申明，
如第一四回写谭绍衣交待谭绍闻随任，把王中安排
回家管事，说：

……那两个粗笨人，带在衙门里。要知道
衙门内，用粗笨的最好。要说衙门中要精明的，
天下有真聪明人而肯跟官的么？人做了官，便
是人哄的人，越聪明越哄的很。你回监中去，托
同堂诸生递一张随兄赴浙江藩署的呈字。要来
清去明，虽小事亦当如此。那是国家太学，不管
俗下如何看，我辈应当敬重。［２］９６８

至第一五回“盛希瑗饯友赠良言”，又借盛希瑗向
谭绍闻进言一大段陈辞，把李绿园“舟车海内……二
十年”侍候官和做官的经验，主要是做知县的感悟，
总结了一个大概，约可以分为以下几条：
一是“为人父母”的态度：“俗语说，知县是父母

官。请想世上人的称呼，有称人以爷者，有称人以公
者，有称人以伯叔者，有称人以弟兄者，从未闻有称人
以爹娘者。独知县，则人称百姓之父母。第一句要紧
话，为爹娘的馋极了，休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
二是不能“一心是钱”：“即如今日做官的，……

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究之，身败名
裂，一个大钱也落不住。即令落在手头，传之子孙，
也不过徒供嫖赌之资，不能设想，如此家风可以出好
子孙。到头只落得对子一副，说是‘须知天有眼，枉
叫地无皮’，图什么哩？”
三是做官第一不可听信衙役：“……不可过信长

随。衙役，大堂之长随；长随，宅门之衙役。他们吃
冷燕窝碗底的海参，穿时样京靴，摹本元色缎子，除
了帽子不像官，享用不亚于官，却甘垂手而立称爷
爷，弯腰低头说话叫太太，他何所图？不过钱上取齐
罢了。”
四是“这关防宅门一着不可等闲，要之也不中

用。宅门以内滥赌，出了外边恶嫖。总不如你家王
中做门上，自会没事。”
五是要请得好幕友，“第一等的是通《五经》、《四

书》，熟二十一史，而又谙于律例，人品自会端正，文
移自会清顺、畅晓，然着实是百不获一的。”
六是“衙门中，第一以不抹牌、不唱堂戏为高，先

消了那一等俗气幕友半个厌气光景。还有一等人，
理学嘴银钱心，贤弟尤宜察之。”
七是“审问官司，也要有一定的拿手，只以亲、

义、序、别、信为经，以孝友、睦姻、任恤为纬，不拘什
么户婚田产，再不会大错，也就再不得错。”［２］９８３

盛希瑗最后总结说：“我虽不曾做官，我家母舅
家，一位族间外祖，做过汾州府太守，常说他的做官
之法，只六个字：‘三纲正，万方靖。’我之所赠，我之
所送，尽此矣。”［２］９８３

盛希瑗所言，其实是李绿园自己认为做官一任
应秉持的操守，他自己在仕途中也有身体力行的实
践。在小说中他借此做了直白宣讲，这也是他对书
中官员言行的评判标杆。
此外，《歧路灯》还描绘了不少“好官”为政的手

段，如上述周东宿“慎选举”聚众生员当厅公议、“荆
八坐”一切案件“紧办速结”以杜绝作弊等，都是古代
为官行政、执法断案的经验之谈。而第五十一回写
董守廉查案验尸一节，细致详明，则是通俗小说中少
见，而很可能是李绿园所身历者。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论，《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品一
流之作”［７］，围绕“教子”的主题写官场，既是“教子”
主题的延伸，也是作者一生长期混迹官场，心感身
受，有话要说的文学实践。李绿园受传统理学观念
及清初实学思潮影响，“主张躬行实践，将道学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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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贯穿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８］，除了强调文人在家
庭的权威与责任，也涉及士人为官之道。虽然作者
主意劝世，即劝为官的能做个“好官”，但是给读者的
印象是官场的腐败堕落已如江河日下，无可挽回，已
至于从这个官场传出的任何指望补偏救弊、洗心革
面的话，都不再为人们所相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
详细解释一个西方政治术语，说：“古罗马历史学家
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
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９］这个典故是习近
平总书记警戒基层官员要取信于民，提升党和政府
的公信力；在此用来解释《歧路灯》欲表彰“清官”，但
实际上读者却只看到“贪官”的南辕北辙现象，也颇
为恰当。清中叶官场腐败，李绿园的救世之心正是
遭遇了这样的“陷阱”。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歧路
灯》中写了那么多的“好官”，却从来未能引起读者注
意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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